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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祁凌霄）沧州武术，天
下称雄。武德武道，受到天下武林赞誉。
11月 15日，第 128期“文化八仙桌”将
在清风楼举办以“我武惟扬 德被家邦”
为主题的线下访谈，届时邀请武术界有关
人士，围绕武道武德、沧州武术的家国情
怀等展开探讨。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是市武术办
主任刘永福、市武协顾问郭贵增、市武协副
主席赵洪升、狮城传媒集团董事长朱桂廷。
刘永福多年从事武术研究及行业行政管理工
作，在大型赛事、武术教育等方面，取得很
大成绩。郭贵增是沧州武术名家郭长生的嫡
长孙、中国武术八段、沧州郭长生武学文化
研究会会长、国家级非遗项目劈挂拳代表性
传承人，在武术界德高望重。赵洪升是南皮
县武协主席、红升文武学校校长，省级非遗
二郎拳传承人，在办好武校培育武术人才上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朱桂廷是市武协副主
席，作为武术界的企业家，他促进武术与经
济联姻，通过组织各种武术活动和赛事，使

沧州武术获得技术和经济上的共赢。
“我武惟扬”是古代走镖时的口号，

也是武王伐纣时的誓言。其寓意，便是以
威武凌厉、奋发向上的姿态，来弘扬武的
道义。沧州武术自兴盛以来，历代名师辈
出。他们肩负民族大义，抱定家国情怀，
在抵御外侮、匡扶正义、为国增光、弘扬
沧州武术文化、培育后来人上，作出了突
出贡献。本次访谈，即围绕这个话题展
开。欢迎武林同道朋友及热心读者现场参
与，进行互动。

时 间：15日上午9点
地 点：清风楼
电 话：18833783089

“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
主办：沧州日报
承办：沧州日报《人文周刊》
协办：清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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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落成这天，小院里来了许多人。有诗词
楹联界的代表，有书法篆刻界的名家，有文
界名宿，也有乡亲高邻。这些人是来捧场
的，也为了瞅瞅这个小院里到底能装下多少
文化气息。

卷轴垂地，诗联上墙。小院里的书画摆
不开，就挂在晒衣服的钢丝绳上，戳在门洞
里。韩中清自撰的诗联，镶满了院内四壁，
又镶嵌到院外。临时布置的书画有“沧州好
人”尹升的笔墨，有沧州人画的猫，创作时
间跨度几十年；墙上诗联的书写者，有沧州
名家，有韩国、新加坡友人，也有台湾同
胞，作者来自五湖四海。有的作者，如尹升
已经飘然羽化，有的作者，如台湾陈大络，
已经年逾九旬。

来者的目光多在这些诗联书画上游走。
有的地方文化爱好者，看饱了字画便开始点
评：欧楷能写到这个程度，真是了不起。你
们看，这字多有气度，很有毛体书法的气势
……

风吹卷轴，相撞相击，发出雅俗相合的
声响，煦暖的阳光照在小院里，文意融融。

二

韩中清家有 6棵槐树，其中 3棵在小院
外。乡里给他举办的诗联墙落成仪式就在3
棵槐树下。

致辞、揭幕、讲话、念贺信、谈感言。
地方很小，场合很大。

“农家院里，由人书写自撰诗联镌刻上
墙这种形式，全国各地极少见。”几乎走遍
了全国的西泠印社理事韩焕峰用“极少见”
这 3个字来评价诗联墙，不是虚誉。在当
代，自作诗联镌刻上墙的有，但诗联作者是
农民、诗联墙建在农家院，诗联和书法的原
创时间跨度几十年，这种文化现象却是少
有。

当代少有，中华文脉里却不是没有，不
仅有而且具文化典范意义。远的不说，在距
沧州两个来小时车程的德州临邑，明代邢侗
就曾将收集的书法名迹刻成《来禽馆帖》，
将自作自书的诗词刻成《来禽馆真迹》。董
其昌的好友陈继儒，将搜集而来的苏轼、黄
庭坚、米芾墨迹，亲自摹刻成《晚香堂帖》
《来仪堂帖》。为了保存名人墨迹、诗文或自
己诗文而刻石或刻于甲骨青铜枣梨之上，广
义地说自中华文明开始时就有了，狭义地说
自北宋政府集国家之力刻成《淳化阁帖》
《大观帖》以来，一直到民国，无论是政府
或民间，都在绵延不断地行进着。然而，私
人刻诗联大规模上墙这种形式，至今几乎已
中断了百年，即使有零星存在，也不是一个
农民所能轻易做得到的。

韩中清上墙的诗联刻在不锈钢板上。石
头太重，砖墙不能负重，工期长，造价高，
以一个农民的财力不能承受。他在湖南常
德，受到那里官方所刻诗联墙的启发，就萌
生了这个想法。经过一个多月的制作，诗联
墙一期工程 66件作品竣工。不过他心愿未
足，还要进行二期工程，把东房山和东偏房
墙壁上也都镶嵌上自作的诗联。

槐树底下，落成仪式的声音在小村里回
荡。颇具文化意味的槐树让人想起纪晓岚的
《槐西杂记》，想到历史上与槐树有关的那些
文化故事。

墙上的诗联及院内的书画未必件件是精

品，也不可能件件是精品。但它们却把一个
时代的面貌写在了小院内外，保存了一个个
文化故事，回应着一个农民对文脉的传承。

三

小农小院小门楼。格局不大，却笼来全
国甚至国外的文化气息。这种气息打破了农
家院的闭塞，打开了农民和农村与广阔天地
交流的通道。

韩中清是庄稼汉子，种了半辈子地，摆
弄了几十年文字。吟诗作对，练练书法，是
他的大爱好。一度从业于媒体的生涯，为他
植入了庄稼人以外的视野，也交下了各地的
文友。二亩地热炕头的感触和外面世界真精
彩的感慨，使他文思涌动。无论是看梨花，
搞笔会，论诗文，还是深入到基层体察民生
民瘼，他多有诗文楹联作品产生。这些作
品，无一不饱含密密麻麻的高粱玉米成群生
长的气息，即使是赏梨花这样的雅事，在他
的作品里也是“遍树梨花生白银”、心系梨
农收成的质朴。

庄稼岁月和文字生涯，与其说是他的生

存方式或兴趣爱好，不如说是他的一种习
惯、精神寄托、生活状态。有文化的乡土是
肥沃的，有文化的农民是充实的。这种充实
不同于小囤满大囤流的喜悦，也不同于打麻
将一条龙和了的那种兴奋，而是一种别样
的、向上的、更为开阔的情怀。乡土与文化
已经融入他的血液里，长成他的骨骼与毛
发，塑造着他的长相，为他赢得了尊重。

多年以来，中国乡村的格局已悄悄发生
了变化。古代仕宦，退休后还能落叶归根，
把在外面的见识、文化带回以滋养培育农家
子弟。现在，农家子弟一旦学有所成，便定
居繁华之地，根在农村，人却不能常回。文
化输出多而输入少，乡村便如“空心村”，
乡村文化，也就只能靠一些庄稼人来固守，
得不到及时滋养，显得单调贫瘠。

韩中清在外闯荡了几十年，又回到他的
庄稼院，带给相对闭塞的乡村和小院四通八
达的文化气息，也潜移默化地熏染着父老乡
亲和儿孙辈。几十年前，他顶着“高粱花”
从自家小院走出去，如今，他带着文化光环
从自家门楼里走进来。一出一入间，呈现的
是当代沧州农民的一种新姿态。

庄稼岁月庄稼岁月庄稼岁月 文字生涯文字生涯文字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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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纯诗文赏析茶会张锡纯诗文赏析茶会

一个长长的秋天走到了尾声，冬天如约
而至，而循着冬的足迹走来的是一群热爱张
锡纯的人。约好两点钟开始的茶会，张锡纯
文化研究者王鹏早早就在停车场的冷风里等
着人们，中医博士刘建从孟村赶回来，温雅
的茶人李昆用心布置，房间遍插黄色、绿
色、紫色的雏菊，寿甫先生的《种菊轩诗
草》研讨会就在满屋菊香中拉开了序幕。

诗情雅意张锡纯

张锡纯，人们赞他为大医、是中西医汇
通学派先驱。他的医学流派是燕赵五大医学
流派之一，他的理法方药和临床经验更是成
为中国中医学界的研究对象和学习模本。然
而，却少有人了解他的另一个身份——诗
人，他留下了一本诗集《种菊轩诗草》。

张锡纯的诗，有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有感怀世事的无奈，有为民请命、不惧豪强
的据理力争，有待病人如亲人、为救治患者
不遗余力的慈悲心肠，还有视朋友如兄弟、
斗酒诗百篇的豪情大义。他的诗，为世人全
面了解大医张锡纯打开了又一扇窗。

张锡纯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这不是秘
密。可关于他的家庭生活，世人却知之甚
少。王鹏研究挖掘出几首张锡纯在沈阳与夫
人王寿芝有关的诗作，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张
锡纯与王寿芝相识、相恋到大婚的全过程。
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张
锡纯。

初与王寿芝议亲时，张锡纯按捺不住内
心的喜悦之情，他在《春日咏怀》中写到：

“风和日丽净无埃，彩凤喜从天上来。幸有
梧桐春正茂，双栖得地莫徘徊。问余奚事最
倾心，石上三生忆旧因。无限幽思情脉脉，
彩云何日再来临。”

与王寿芝大婚这段说起来最为有趣。张
锡纯自道：“当日来宾知新人能诗，多强新
人作诗。寿芝确辞。愚曰：夫倡妇随，为体
之正。遂援笔书此，即以纸笔授寿芝。寿芝
果依韵相和。来宾齐称赞同。时来宾中和者
数人。”当场张锡纯写诗：“武陵小隐近仙
家，洞外烟霞洞里花。幸遇知音做伴侣，同
修慧业驻年华。”王寿芝和诗：“阿侬从不羡
仙家，雅士喜成并蒂花。茅舍竹篱甘淡泊，
此心久已洗繁华。”

性喜超逸独爱菊

有人说，张锡纯学医、行医，只是“业
余爱好”。那么，他的“主业”是什么？张
锡纯在他的《种菊轩诗草·自序》中坦言：

“诗以抒胸臆，乃所以适一己之性情，初非
求知于外人也。”

他的诗集为何取名《种菊轩诗草》？他
在《咏菊诗并序》中写到：“愚性喜养花，
于群花之中又最爱菊，以其性能傲霜，且又
种种色相，尽态极妍，而毫无俗意。”此爱
菊之举，与众花中独爱菊的陶渊明息息相
通。读其诗，感受文品、人品亦深受其影
响。如“不共春华争富贵，独留夕秀振颓
唐。邀来佳客同欣赏，觞咏花前诗几章。”

《种菊轩诗草》辑录了张锡纯的诗作 64
篇，在《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第五卷刊
发。透过诗作，或许能窥视到张锡纯的“主
业”、襟怀、人格和毕生的追求。

张锡纯交友广泛，不论医界、政界、军
界，还是优伶、同乡，身份地位不重要，只
要志趣相投，他都以友待之。如想念好友杨
杏村，就写下《立春日迟杨杏村不至》：“严
冬消尽意徘徊，渺渺余心独远怀。北向蓟门
几眺望，春风不送故人来。”《和张汉槎题避
秦居原韵》中如“多文为富不忧贫，寄傲名
园孰是邻。栗里归来同靖节，天台小住儗刘
晨……”，来表达对张汉槎的赞赏和支持。

目前，青年学者王立成通过考证，已找到张
汉槎《避秦居图序》原诗和序。王鹏又查到
了张锡纯和朋友胡天宗、杨孕灵、张相臣、
徐韵英诗的原诗，这为研究张锡纯其人其诗
提供了更多线索。

忧国忧民大情怀

张锡纯说：“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
建树。”难道他的愿力只是“治病活人”
吗？他 26岁，就因“立起沉疴”的医案而
威名远播，40岁舍生忘死参加义和团，50
岁完成了医界瞩目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初
稿，53岁毅然参军转战南北。在他的诗作
中，充满对山河破碎、神州忽变的忧思。如
《德州军中视日报有感》“神州倏忽变沧桑，
骤雨狂风几莫当。时事怆怀增感慨，天心搔
首竟苍茫。英雄造世空悬忆，鹬蚌相持转自
戕。万种愁思消未尽，闻鸡起舞剑生光。”
惊闻袁世凯复辟帝制，他愤懑不已：“浮浮
沉沉竟年年，百丈狂澜谁障川。傀儡登场原
是戏，书生扼腕亦徒然。”

张锡纯的诗，为何写得感人？这得从他
的父亲说起。张锡纯在《种菊轩诗草·自
序》中写到：“忆自幼时从先严丹亭公读
书，恒命多读唐诗，且又精选历代名家诗数
百篇，以备暇时讽咏。诚以先严素善诗，自
著有《莲香斋诗稿》，是以于教授之际，恒
注重于诗。”而幼时的张锡纯就已经具备悲
天悯人的情怀。他在序中说：“一日试贴诗
课，以天宝宫人命题，锡纯诗课中有‘月送
满宫愁’之句，先严大加奖异，谓孺子异日
当以诗显名。”

父亲曾认为儿子将来会成为诗人，可让
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张锡纯没有因诗显名，
却因医而名扬天下。但张锡纯的确是一位跨
界奇才，在诗的领域，他也颇有成绩。“邦
以农为本，史家重有年。稻粱胜珠玉，饮食
是民天”出自《贵农》。《惜物命》中诗人的
平等思想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牛物供饮
馔，余心殊不安。虽微亦性命，何忍竟相
残。”《悯时》诗云：“世运何纷扰，天心问
有无。哀鸿飞遍野，含泪独踌躇。”更彻彻
底底表达了他悲天悯人、心系百姓的博大胸
襟。

张锡纯心怀医学发展的大愿力。他不遗
余力支持业界同仁，捍卫中医文化。如在
《医界春秋社二周纪念》中他写到：“……安
怀托医药，灵素化甘霖。活人逾万亿，疾病
早回春。功德期远被，嘤求偏医林。麓泽资
讲习，结社出鸿文。研究参造化，直与古为
新。医学日蒸进，国粹免沉沦……”上海医
界春秋社成立之时，正值中医备受西医冲击
和政府打压时期，此时张锡纯已67岁，《医学
衷中参西录》前四期已经出版两年了，他早
已成为“国医”的一面旗帜。为支持医界春
秋社，他一面投稿，一面作诗词歌赋鼓励。

“忧世心从灰后热，活人理向静中参，
轩岐奥义存灵素，化作甘霖洒大千。”是他
《自咏诗》中的诗句，也是他肩负使命、忧
国为民高尚人格的写照。

月初，农民韩中清的诗
联墙，落成于他在青县上伍
乡上伍村的小院。小院，在
大运河之西，娘娘河之阳。
几步之遥，就能亲近到这两
条颇具沧州文化传承意义的
大河。

张锡纯张锡纯张锡纯：：：医家原来是诗人医家原来是诗人医家原来是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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